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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卧龙”何其多
婴里

舆地广记

四姑
张玲玲

今年重阳节是亲爱的四姑七七忌
日，恍惚间她离开我已经49天了。我
步行到鲜花店，精心挑了二十几枝淡
雅的黄白菊花，配着几枝朴实无华的
康乃馨。店主仔细帮我扎成花束，当
黑色的包装纸裹住花瓣时，眼泪突然在
我眼里翻涌。

四姑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过老
师，婚后还做过妇女主任，培育出四个
优秀的儿女。困难年代，她教书挣的是
粮食，自己省吃俭用，却把大部分粮食
送回了奶奶家，帮着拉扯几个年幼的弟
弟。奶奶有八个儿女，四姑虽排行第
四，却早早扛起了养家的责任，成了奶
奶最坚实的后盾。爷爷去世时，父亲才
两岁，那些年的苦，全靠四姑和奶奶咬
牙扛过来。

五伯读师范、父亲刚参加工作时，
四姑以微薄的收入既要贴补家用，又要
给五伯交学费。奶奶常说，你父亲刚工
作时没有被子，你四姑连夜把自己的棉
被打包寄了过去。后来，四伯参加工作
去哈尔滨打拼，闯出了一片天，开始接
济家里，日子渐渐好转。四姑脸上才终
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说自己总算能松
口气了。

当年姑父南下，四姑不得不辞掉心
爱的教师工作，这成了她多年来不愿触
碰的遗憾。而我，作为家族二十四个晚
辈里最小的一个，是四姑最疼爱的孩
子。她总说我眉眼像极了年轻时的她，
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我报考了师范院
校，接下了她未竟的讲台梦。从工作到
家庭，从生活到成长，她始终是那个最
牵挂我的人，也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
领路人。

以前每年四姑生日，我都会赶去祝
福，说过很多心愿，唯有一句亘古不变：
希望年年有四姑，天天能见到四姑。那
时明知是奢望，却总忍不住说出口。曾
经，上班时远远望见四姑从胡同里走出
来活动筋骨，心里就格外踏实；下班时
看到她坐在过道里和老人们聊天，满身
的疲惫都能被暖意化解。

再次走进四姑住过的老屋，院子
里早已长满荒草，恍惚间却又看见年
少时的场景：每年正月，我们几个孩子
都抢着来四姑家，步行几十里山路也
不觉得远、不觉得累。在那个贫穷的
年代，这个小院藏着最平淡的美好，四
姑的手曾一遍遍安抚我们幼小的心
灵，她递来的压岁钱带着体温，足以温
暖一整个寒冬。

再也见不到四姑了，眼泪不知何
时滑落在脸颊。汽车行驶在乡村公路
上，透过车窗，我远远望见了四姑安息
的那片果园。树上挂满红彤彤的苹
果，是丰收的模样，这里曾留下她的足
迹，洒过她的汗水。想到这些，喉咙一
阵发紧，四姑的音容笑貌清晰得仿佛
又在眼前……

怀故人

《牟平县志》（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1年版）“风俗编·方言”中对“窝
落”的解释是：窝落（wōlóng），周
围高中间低的地方。村名用此，多写
作“卧龙”。

为什么明明写着“窝落”却读
“wōlóng”？既然有了“窝落”的村
名，何以又写作“卧龙”？其实，这里
隐含着地名方言音变和地名雅化的
故事。

一

笔者近来对烟台、威海两市
9000多个村镇和社区的名字进行了
研究，发现两市村名为“卧龙”者不在
少数，或者可以说，“卧龙”是烟台和
威海两市高重名率的村名之一。

烟台市所辖各县市区至少包括
如下这些“卧龙”村：蓬莱小门家镇卧
龙村；莱州朱桥镇卧龙村；牟平水道
镇卧龙村；栖霞桃村镇卧龙村；芝罘
区黄务街道卧龙社区。

除了正宗的“卧龙”村外，还有一
些含有“卧龙”的衍生村名。如：牟平
龙泉镇卧龙堡村；栖霞庄园街道大卧
龙村；栖霞观里镇卧龙庄村；栖霞蛇
窝泊镇卧龙沟村；招远蚕庄镇卧龙杨
家村；招远张星镇卧龙宋家村等。

威海市所辖各县市区直接为“卧
龙”的村名至少包括：文登区张家产
镇卧龙村；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
村镇卧龙村。

“卧龙”衍生村名如：文登区葛家
镇上卧龙村；文登区葛家镇下卧龙
村；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杨家
卧龙村等。

至于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怡园街道卧龙山居委会的“卧龙
山”，有两种解释。一是依据荣成市
有关史料记载，人们认为“卧龙山因
山体形似卧龙而得名”；一是依据民
间传说：唐王李世民东征时，其军师
袁天罡、李淳风见北山形似卧龙，恐
有真龙天子降世，遂建塔镇之，初名

“锁龙山”，后改称“卧龙山”。无论如
何，“卧龙山”似乎与源于“窝落”的

“卧龙”好似没有什么关系。

二

如前文所说，众多“卧龙”村多来
自原生村名“窝落”，它们属于“窝落”
的村名变体。而纵观烟台和威海两
市村名，原生村名“窝落”及其变体也
还保留了一些。如烟台市所辖的县
市区就有如下多处村名属于此类：

莱阳沐浴店镇我乐村；栖霞蛇窝
泊镇窝乐村；莱州柞村镇窝洛子村。

“我乐”“窝乐”当为“窝落”的同音字
替代，胶东方言“乐”或读“luò”，故
二者同把“落”改为“乐”。前者又以

“我”替“窝”，声同调不同，但“我乐”
二字有了“我快乐”的字面寓义，更为
村民所喜闻乐见。

从溯源的角度来看，“窝落”为

“源”，“卧龙”是“流”。
“窝落”属于“原生地名”。原生

地名的特点是“往往只标记着小范围
的地域”“常常以山水等地理实体为
命名的依据”。

众所周知，人们的聚居多沿江
河、避山石、趋草木，适应和利用自然
环境。胶东半岛属丘陵地带，山脚下
地势平坦，水草丰富，背风向阳，很易
于成为先民聚落的地址。像两山之
间较大的条形川地就是胶东半岛所
特有的“夼”，较小的则是“沟”，如“某
某夼”“某某沟”的村名在胶东半岛司
空见惯。而四周环山的小块平地就
是《牟平县志》所述的“窝落”。其实，

“窝落”就是“窝儿”，用于地貌时指凹
陷的地方。“落”是“窝”在口语中带出
的词缀，不表意。因为是词尾轻音，
所以其发音并不固定，于是有“窝
luo、窝 long”等异读，字随音变，就
有了“窝落”“卧龙”等不同的书面形
式。

三

如果只是用来记音，“窝long”完
全可以写成“窝龙”“窝笼”“窝隆”等
形式；也完全可以写“卧落”“卧笼”

“卧隆”等形式，为什么“窝long”都不
约而同地变为“卧龙”呢？这就牵涉
到地名雅化的问题。

说到地名的雅化，就不得不说说
地名的“正俗名”问题。所谓“正名”，
就是官方颁布的标准地名，而“俗名”
则是民间通行的口语说法，这有点像
人名中的“官名、大名”和“小名、乳
名”，也像一般词语中的书面语词和口
头语词的关系。正名用于正式场合，
用于书面，用于与外人的交流；俗名则
用于本地人的日常口语交际之中。

地名之所以有正俗异名，大抵有
两种情形。

一是先有文人雅士所起的雅名，
而后在民间读音讹变成带有戏谑意味
的俗名，可以说是地名的“俗化”。例
如福建漳州的“仰止亭”，俗呼“鸟鼠
亭”（鸟鼠，方言义为老鼠）。伴随胶东
村名流传，这种谐音“俗化”的故事也
时有记载。如莱州港城路街道有西郎
子埠村，该村“锔人（小炉匠）”多，曾有
一个久远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

“南相士”到过此地，临走时留下一句
话：“此地定有举人出。”但有史以来，
这里压根儿也没出过一个“举人”，反
倒出了一大批“锔人”。于是村民调
侃：南相士说得并不错，只是把“举人”
出假了，变成了“锔人”。

另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命名时
用土俗语词，后来写成与之谐音的文
雅字样，正是我们要说的“雅化”。这
种情形在城乡的村镇、街道和胡同名
称更改历史中也随处可见。如北京
市的胡同名雅化就有大量的例子：驴
市胡同转为礼士胡同；闷葫芦罐转为
蒙福禄馆；东江米巷转为东交民巷等
等。我们烟台的芝罘区也有类似的

名称转换，如“勺子胡同”是因为烟台
方言“勺子”音近于“suózi”，改为

“索子胡同”，以寄托多子多福的心
愿；另如“豆腐巷子”改为“多福巷”；

“茧场街”改为“建昌街”；“染坊街”改
为“宴芳街”等，均为此类。

这种“雅化”在胶东村名更改中
可谓比比皆是。请看笔者故乡莱州
村名“雅化”的例子：港城路街道现有

“霍旺”村，原名“河汪”，本指河滩洼
地，因为莱州方言“河”读如“huò”，
后来村民图吉利，取“迅速兴旺”之义
而谐方言音改现名“霍旺”；另如，永
安路街道的“果达埠”，原名“疙瘩埠”，
人们觉得名称不雅，且为“病字头”，不
吉利，于是先后雅化为“阔大埠”“葛大
埠”，最后定格于现名“果达埠”。因为
莱州方言“果”读“gē”，且“果达”虽不
是词语，但字面上也能透出“兑现发
达”的吉祥之意，因为音义两全其美，
于是“果达埠”最终被认可。另如芝罘
区村名“石灰窑”改为“世回尧”，福山
区有“茂芝场”村，原名“茅子场”，因字
面义不雅而改名，都属此类。

由此可知，“卧龙”村名大多属于
这种地名雅化的产物。如上文所言，
胶东以其地形地貌特点而原生村名

“窝落”者繁多，由此而决定了其雅化
的“卧龙”村名之多。在汉语词汇里，

“卧龙”比喻隐居或未露头角的杰出
人才，其代表性人物诸葛亮家喻户
晓，深得百姓敬仰；《晋书》以“卧龙”
指代著名文学家嵇康，李白和白居易
等大文豪多借“卧龙”指代贤士等。
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导致“卧龙”
村名盛行。

四

放眼看去，“卧龙”村名并非烟
台和威海两市所专有，源于“窝落”
的雅化村名“卧龙”在国内其他地区
也不鲜见。

以省内为例，青岛市黄岛区琅琊
镇有卧龙村，网查其村名来历：明末毕
姓从江苏海州迁此立村，因村内石状
卧龙得名。清初因地势凹洼改称窝洛
子，清道光十四年《诸城县续志·疆域
考》载为窝洛子。1980年因重名更名
窝龙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复用现名。

临沂市沂南县青驼镇有卧龙
村。据网络资料介绍，该村于明永乐
年间由孙氏自云南窝洛村迁居建村，
原名北窝洛，1947年土改时因村后
山岗形似卧龙石像更为现名。

泰安市新泰市小协镇有卧龙村，
因村内石形似卧龙而得名。该村始建
于明末，清初因地势凹陷改称窝洛子，
1980年因重名更名为窝龙村，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复用卧龙村名称至今。

至于山东省以外的地区，“卧龙”
村镇名也是屡见不鲜，且多存在和

“窝洛”名称的相关性。
总之，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

诸多“卧龙”村，大多是“窝洛”雅化的
结果。


